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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爸爸和我们共同的朋友

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
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
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
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
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
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
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
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
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叫刘妈给我找了
件长袖衫子穿上，还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
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
我逗笑了。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
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
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
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
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
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
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
在香港，我们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

伯伯家了。爸爸和陈伯伯是同道，这是一层；
我外祖父在陈公三立家做过教师，教过大陈
伯伯衡恪，这又是一层；陈伯伯初到香港时，
陈伯母就生了病，妈妈把他家两个大女儿流
求和小彭接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四
个小孩儿玩得热火朝天。有这么上上下下的
三重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他家搬过好几
次，最后在九龙边一个叫 !"##$ !%&'(的小
区住得最久。到假日，妈妈开了汽车，我们就
去了。爸爸和陈伯伯二人谈起来没完没了，我
们也不去缠他。流求带了我们到后山上玩。我
们四个跑呀，追呀，还满山探寻。广东人有将
先人骨骸从坟中挖出装在坛子里若干年后再
入土的风俗，有的坛子破裂，被野狗乱拖，这
些人骨也能引起我们兴趣。中午回来，陈伯母
听说我们竟玩起死人骨头，让我们洗了好几
次手，最后还拿酒精消毒。找流求、小彭玩，是
我和哥哥最开心的事。

第二开心的就是去弗朗士
家。弗朗士是英国人，爸爸港大的
同事。他家在香港岛另一面的一
座小山上，养着一头驴用来驮水，
养一群羊，还有奶牛、鸭子、鸡、
鹅、兔子、蜜蜂，还有猫和狗，整个

是个小畜牧场。后来哥哥和我都学了畜牧专
业，就是这时培养的兴趣。弗朗士独身，也很
风趣。有一回，他挺神秘地告诉我，他娶了个
姑娘。“啊？在哪儿？”“就在我房里。”我就快
跑去看，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幅古装美女国
画挂在墙上。当我失望地走出来，他们都哈哈
大笑。弗朗士还信誓旦旦地说，他绝对 !%)!

('*，大美人就是他 +,-(。他要爸爸给他译个
中国名字。爸爸说，你的姓译成广东话就是
“裤郎屎”（裤裆屎）。我在一旁直拍手，才解了
气。爸爸去世时，他正利用暑假开大货车，为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往延安运送从
海外募捐来的药品、物资。没想到只过了四个
月，他就在香港对日作战时中弹牺牲了。近
年，我曾两次去香港给父亲扫墓，也去赤柱军
人坟场给他献一枝花。
常去的还有马鉴（字季明）伯伯家。马伯

伯是爸爸在燕京的同事、好友，爸爸到港后特
请他来港大教书，共同致力于香港文化教育
改革。马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不少，玩不起来，
但马三姐马彬口才特好，讲起《福尔摩斯》来
绘声绘色的。他家房子深，光线暗，越听越紧
张，把只小板凳一挪再挪，直挪到马三姐的身
边，抱住她的腿。她讲的《蓝丝带》《吸血妇》
等，我现在还记得。

爸爸的朋友陈乐素先生（陈垣公的儿
子）是史学家，中药是他家祖业，在乡下有
房子，我们也去过。房子里摆满大箩筐，里
面都是中药。他家孩子多，我们一起玩，比
我小一岁的阿超，会写大大的毛笔字。他七
岁时写的一个大“寿”字，裱起来展览过。阿
超的大姑姑，我们也跟着称她为大姑姐。爸
爸去世之初，大姑姐住我家陪伴妈妈。每天
早上，我和大姑姐同路一块儿走，我上学，
她上班。她在光明报社工作，说是总经理叫
萨空了，我听是“杀空了”，一定很厉害，可
不敢迟到。香港沦陷后，大姑姐还常来看我
们，教我们如何识别假货，避免受骗，一直关
照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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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星球大战计划"

这一日，.)/0( 在水帘洞边的小溪旁散
步，却不料脚绊在了一块石头上，身体一歪，
就倒在了清浅的溪流里。等到刘强和陈团长
等人赶来时，.)/0(倒已经自己挣扎着爬起来
了。但当众人将他扶到家里以后，便卧床不
起。跌伤的那只脚，开头只是略微有些红肿，
以为伤了筋，抹些红花油之类便会好转，却不
料越抹越肿，痛得也厉害起来。刘强与陈团长
一商议，要送他到密支那的医院去检
查。可 .)/0(死活不肯。他说：“要是骨
头有问题，当时就不会走路了。我心
里明白，是那个坏东西，现在它要战
胜我了。”他们只好赶紧派人到密支
那，把陈太太接了来。

陈太太和泰阳牧师平时经常一
道过来看 .)/0(的。这次一进 .)/0(

的房间，她的眼泪就哗地流下来了。
.)/0(仰面躺在床上，两颊的肉已似
刀削般地塌陷下去，脸被一层焦黄色
所覆盖。坐在床边，她握住了 .)/0(的
手，开始劝他去仰光的大医院治疗。
.)/0(轻轻地摇摇头：“不必了！我不去
仰光。这儿山清水秀，是孩子们辛勤建
立起来的‘家’。我能终老于此，很知足很幸运
了……小狮子、小老虎，你们过来！”强忍着哽
咽，两兄弟在 .)/0(床前跪了下来。刘强道：
“爷爷，您有什么吩咐，我们听着呢！”.)/0(的
目光却盯在了陈团长身上：“小老虎啊，你答
应过爷爷的，可 1到现在也没找到……”
刘强和陈太太听了，尴尬地扭头去看陈

团长。陈团长倒显得胸有成竹：“噢，这个呀，
爷爷您放心，我一定很快去把它找来！”当然，
他说这话心里是有底的。但是，眼见那个泰阳
牧师不时颠颠地跑来看 .)/0(爷爷，他知道
不是因为牧师跟爷爷有多深的交情，而是为
了 1，在盯着呢。陈团长这样想着，泰阳牧师
真的就到了。他一屁股坐到了 .)/0(床前，俯
身道：“亲爱的教授，现在就让我来解除一些
您的痛苦———”说着就打开药箱，给 .)/0(打
了一针杜冷丁。稍过了一会，牧师问道：“亲爱
的教授，现在感觉怎样？”“好多了！”.)/0(在
枕上微微颔首。“太好了！”牧师说着又打开了
药箱，可这次他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不是药
品，而是一份文件：“今天有一个特大喜讯要

告诉您：“我们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创
新计划’，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已经获得
了参众两院的批准。明天———请您注意，就是
公元 2345 年 5 月 65 日———总统先生就要
为此发表电视讲话，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
音……”.)/0(听了，脸上倏然变色。可牧师
仍激情洋溢：“亲爱的教授，我为您高兴！你
们团队的研究成果终于发挥威力了！”

.)/0(平静地问：“上面又有指示了？”“是
啊，您真是心有灵犀！”泰阳牧师依
然兴致勃勃，“为了我们的国家，为
了星球大战计划，上峰要求尽快得
到 1！”.)/0(闭上眼睛，两行清泪从
眼角汩汩渗出。“您怎么啦？”泰阳牧
师不解地问道，“您和我都是美国
人，难道我们不应该为美国政府如
此的重大决策欢欣鼓舞？”.)/0(轻
轻摇了摇头：“不，牧师，我不高兴！
我不但是美国人……我还是个中国
人！”泰阳牧师并未感到不安：“美国
和中国现在是友好的啊。789:年，
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当时我
们的美国政府就不同意。也许您还
不知道，为了得到 1，克格勃也在这

里拼命活动呢！”回答这一番慷慨陈词的，是
.)/0(幽幽的一声长叹：“美国人，中国人，苏
联人……难道不都是地球人吗？”泰阳牧师
听了，也叹了口气道：“教授啊———这是人类
为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件事不是由您、
我来决定的———现在，您必须站出来把 1

弄到手！”.)/0(摇摇头：“我无能为力啊！”
“不，”泰阳牧师俯身望着他，“经过多年的
追查，现在可以肯定，1在一个名叫艾蛟的
黑帮头目手里。他是中国人。我想了各种办
法，可总是无法从他手中得到。所以现在必
须由您出马了———”听到这儿，.)/0( 愣了
一下：“我出马？我又不认识这个人！”“可您
的侄子小老虎与他关系特殊。”泰阳牧师
说，“他能对他施加影响！”顿了一下，又道，
“现在您得让您的侄子去做这件事！必须
做！”.)/0(问：“这是命令吗？”“您可以这么
理解！”泰阳牧师点点头，“为了得到 1，我们
会使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亲爱的教
授，您要明白其中的利害，您的亲人也命运攸
关啊！”


